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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今年，我们又将迎来党的二十
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思考阅读
在我们个体人生、民族文化中所占据的地
位，所蕴含的价值，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两年前的2020年 4月 22日，习近平总书
记对全国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全国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很有
意义”“通过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增加智慧、
增强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运用好
读书活动这个载体，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多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
能力素质，并努力带动和影响各界别群众开
展读书活动”。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是十三届全
国政协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在汪洋主席的大
力倡导和悉心指导下开展起来，书香搭台，
凝聚共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我从媒体
上也了解到，两年来，在全国政协党组的直
接领导下，委员读书活动蓬勃开展，成效卓
著，并且产生了好的“溢出效应”，不断引
领、有力推动了书香社会、学习型社会建设。

今年4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
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里说，“阅读是人类
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
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
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
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
的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阅读是铭
刻在我们这个民族基因里的密码，也是中华
民族历经艰难险阻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
中国自古便有崇尚读书的传统。孔子说，“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杜甫说，“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立身以立
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宋代理学家程颢
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
愈深”。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不止读书人谈
读书，在民间也有许多关于读书的俗语代代
流传，深入人心，比如，我们都熟悉的“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
颜如玉”等等。可以说，读书这件事，是从
古至今无可辩驳的民族共识，在我们的价值
体系里向来就居于最高位置，对一个民族的
兴衰成败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这个意义
上说，阅读是有重量的，正如同，文学艺术
有时比钢铁更强硬。

阅读之重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当时，我也有幸在场，亲耳
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读书若渴的故事。他
说，“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
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
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
了不少生活真谛。”当时，他在陕北农村插
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
走了 30 里路去借，而且一看就“爱不释
手”。这让借给他书的人每到赶集的时候就传
话让他还书。后来，那个知青又走了30里路
来取回这本书。在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还讲到读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怎么办？》，书中一位职业革命家为锻炼意
志，睡觉时故意睡在钉子床上。他被深深震
撼，便也学着书中人物，把褥子拿掉，直接
睡土炕。习近平总书记的读书故事深深打动
了在场的我们，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年
代，书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之重。我还记
得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停课，无书
可读。父母都被集中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那时谁家都不敢藏书，我有个任务就是推着
小车去卖书。那时，去废品站卖书也要排很
长的队。但对少年的我来说，那种排队就是
一个偷着抢着读书的好机会。第一次看《静
静的顿河》，就是在卖书的行列里。我一边读
书，一边盯着前边缓缓移动的队伍，心想收
废品的动作慢些再慢些，就让我把这本书读
完吧！每次轮到我时，我又推着小车排到队
尾，直到前边的人都走尽了，我不得不把那
一车书都交给废品站。那次卖书，给我留下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第一次有了特别心
疼的感觉。后来，在保定读中学的时候，学
校对面有一个造纸厂，造纸厂里有很多回收
来准备造纸的堆成山的书。班里一些调皮的
男生，经常从窗子里钻进去偷书玩，我知道
了，就借来看。那些书里有很多都是世界名
著，有的书太好了，我干脆就不还了，据为
己有。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永不能忘的集
体记忆。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随
着改革和开放，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
读大潮。文学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
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曾经出现
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
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又十分
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
可以反复阅读。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
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用如饥似
渴来形容当时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实在是不
过分的。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阅读运动，
山河依旧，百废待兴，精神世界愈加活泼，
阅读的领域也快速扩大。除了文学，人们还
迫切需要用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
己，获得机会，改变命运。正所谓开卷有
益。“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在 20世纪 80
年代亦有重演。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当年是煤
矿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间隙，在阴潮、黑
暗的巷道里，借着安全帽上的矿灯，苦读了
上百本中外名著。也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学
生，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夜夜超
负荷阅读，造成终生眼疾。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
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
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
《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
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

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今天想来，类似上述
的阅读实在是一种诚朴的热爱。热爱着，不期
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
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

在这里讲述20世纪80年代，并非因为那特
殊的历史背景给了中国作家一种空前的却并不牢
靠的特殊地位，我回忆的是整个社会对待阅读的
那份诚恳和郑重，以及带有几分纯真的激情。那
个年代的阅读，饱含着重量，它光明正大，来势
猛烈，因此这重量甚至是有声音的，它镗镗作
响，使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品质有了某种
异乎寻常的嘹亮音色。这音色沉淀在我们的文化
中，缭绕不绝，至今还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同志们都知
道，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取得了脱贫攻
坚战的全面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家协
会也派出干部去挂职，投入脱贫攻坚工作。我
的一个年轻同事，被派到甘肃临潭县池沟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回来告诉我，报到的当天
就去了村里的小学。三层楼的小学是山上的村
民搬迁至山下时一并修建的。在如此贫困的地
方能有一所崭新敞亮的学校，实属珍贵。但是
作为图书室的房间却空荡荡的，仅有几摞旧书
堆在墙角，适合小孩子阅读的很少。他萌生了
要给孩子们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室的想法。
他与中华文学基金会联系，根据小学生的需求
精心挑选了一批图书，当孩子们看到图书时一
下子沸腾了。陶行知先生说：“乡村教育是立国
之大本。”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来说，阅读，
或者说书籍，本身就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甚
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阅读，使我们有机会通
晓知识，振作精神，完善人格，发展自我。正
是深知这一点，这位第一书记向文学界喊话，
发起了助学活动。一批批书的包裹和一批批作
家陆续来到大山深处。作家们为十所村小学、
幼儿园创建、完善了图书室，还为周边六个村
子建了农家书屋。这些工作或许是微小的，但
却让我看到，那些图书宛如一点点火光，照亮
了那些村子。若干年后，当这些孩子们走出乡
村，用自己的所学建设乡村、报效国家的时
候，会不会想起那个时刻，那个心灵被图书照
亮，前路清晰的时刻。有学者曾经这样说：一
个民族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
体素质的高低。这里我想说，一个民族对阅读
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
低。我甚至想说，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
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
伐迈向伟大复兴，是不是也有阅读潜在的功劳？

这里我想起了我们熟悉的作家马烽，不久
前我们纪念了他的百年诞辰。1945年，年轻的
马烽和西戎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吕梁英
雄传》，那些日子里，乡村里识字的人拿着报纸
走过田间地头，不识字的老乡围在他们身边，
津津有味地听着报纸上最新的精彩故事。有
时，乡亲们会簇拥着马烽，追问小说后续的情
节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这是一部抗日的传
奇、民族的史诗，但对乡亲们来说，这写的就
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能够从中认出自己，由
此体认生活的意义，增强战斗的信心，唤起的
是最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怀。

另一位著名现代诗人田间，抗战期间在延
安创作的一首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简
洁明快地呐喊出中国人不愿做奴隶的反抗精
神。诗句简单、直白，却极具震撼力，至今让
我难忘：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与这些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人民斗志
的街头诗同时出现的还有“枪杆子诗”，即诗人
们把短诗抄写下来贴在战士的枪托上，鼓舞士
气。我曾读到许多当年的战士的回忆文章，讲
到他们是如何读着枪杆子诗、昂起中国人不屈
的头颅，奋起抗击侵略者。当年阅读这些诗句
的战士和百姓，并非想到将来要做诗人，但由
这种阅读激发出的中国人民精神深处热爱和
平、坚韧顽强、不屈向上的气概弥足珍贵。至
此我们也更加理解为何闻一多把田间称作“时
代的鼓手”。

说到这里，我想定义一下我所说的阅读。我
谈的是阅读，而不仅仅是“看书”。这不单纯是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尽管，在网络时代，在网
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和笔逊位于
光和电、机器的规则代替着汉字的规范、数字的
操作颠覆了铅字的权威、“输入”代替着书写的
潮流中，在“拇指文化”无限深入人群的今天，
在消费的欲望热烈拥抱大众的背景下，“读”和

“看”的界限似乎日渐模糊起来。技术的战车把
新媒介——数码技术送进人间，使昔日“纸面”
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
覆和碾轧。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
代着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但是，我更钟
情于阅读。我总觉得，“看”代替了“读”，损失
的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
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
阅读是有重量的。它意味着专注、深度和付出。
阅读不是被动的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它召唤全
身心的投入。

阅读的欢愉之美

如前所说，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这
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毫不怀疑。但当我们
凝神阅读那重的一面时，或许也不该忽略阅读
的“轻”，这“轻”可能包括了看似无用的并非
刻意的阅读。

选择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我跟朋友开玩笑
说，其实图书城是最“打击”写作者的地方。
迈进图书大楼，铺天盖地全是书，现在网购也
十分方便，书海已经茫茫。市场销售最好的书
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人们仿佛更愿意读那
些“有用”或立刻有用的书。我想起季羡林先
生的一段话。据说，当年有人问季老在研究什
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又问：您这样大年
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
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
是对有些人来说，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学问是
你应该知道的。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阅读
中，阅读文学作品似乎是最无用的一种，尤其
在今天。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文学似乎又
是不可或缺的。

我留心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到的
他曾经阅读的书。在陕北的七年，他想方设法
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读了莎翁一系列悲、
喜剧剧本。他说，“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
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
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
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
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
念。”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提到海明威，他说，

“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
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第一次去古巴，专程
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
二次去古巴，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
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他说，
他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
神世界和实地氛围。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我
们都能看出来，文艺，特别是文学，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阅读谱系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每每
谈起，他都如数家珍。

对我来说，文学意味着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
大门。在20世纪70年代，我读到一部尚未卖掉、
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
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
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
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
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
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
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
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
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
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
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
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
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
年代，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
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
暗之地，同时带给我隐秘的欢乐。

那时让我难忘的，还有 《聊斋志异》。读
《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那么活泼、聪
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
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
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实在是比人
更像人。她们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
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们
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
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
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聊斋志
异》不仅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在
世界短篇小说之林也有一席之地。你从中能读

出中国人独特的幽默、智慧和超拔想象力。我
要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
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从那时起，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
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
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
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
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等。虽然那
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
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
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
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
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品貌各异
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
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
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我并不指望这
样的阅读立即对学业、职业生效，但这看似无用
的轻盈的阅读其价值恰在于阅读心境的解放，和
由此而来的身心放松的快乐。这里的“轻”不是
轻浮，一切都会留下痕迹，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
某些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
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的必须，你的
气质在变化，你的人格在完善，这何尝不是一种
更高的境界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作家这个身份，我
更在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读者。甚至，我
可以说，几乎所有作家都经由读者这一桥梁才
能抵达。而每一个读者，当他拿起笔来，想要
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明天的作家。正
是在不间断地阅读过程中，我更加确信文学的
价值。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
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
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
绪，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
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
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
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
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
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关于经典和当代

有时我会被问到，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文
学作品？在今天这个物质十分丰裕的时代，即
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阅读中去，终
其一生，究竟能读多少书呢。我想，可能数字
也是非常有限的吧。正像有人说的：选书好比
选朋友。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
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

对于我来说，一个答案是读经典。美国耶鲁
大学有位叫哈罗德·布鲁姆的学者，他曾经就谈
起过我们需要经典的原因。他说，“我们拥有经
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
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从荷
马到弗洛伊德、卡夫卡及贝克特，经历了近3000
年的旅程。但丁、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及托尔斯
泰是这一旅程所必经的深广港口，每一位作家都
足够我们以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实际的难题
在于每次广泛的一读再读都要排除掉一些东
西。于是，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
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这也是许多
人所认可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中国影
响很大。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为什么读经典》
的文章，里面提出了许多有趣而不乏真知灼见的
观点。譬如，他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

‘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
书”。看，在这一点上，他与布鲁姆殊途同归。重
读，意味着被归为经典的书是禁得起一读再读
的，甚至每一遍阅读都有与人生经验相匹配的发
现，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它的意义是如
此深邃丰富，永远不会耗尽它所要向读者讲述的
一切。

经典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是普遍
性的，具有与时间抗衡的力量。中国旧日的教
育，可以说，整个就是阅读经典的教育。当小
小孩童念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的时候，我总是
被深深地打动。这样一轮明月，它的清辉，洒
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上，将我们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一个在唐诗宋词里浸润过的人，心
灵会更丰富。它让我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很高
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并在对话的
过程中，提升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还有
《红楼梦》，这部代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巅峰
之作，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几乎是一本无所不
包的书，红学家吴世昌曾经用一句诗来评价
它：“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这大概就是
文学经典的力量吧。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
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
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
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
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
和时间而抵达人心。

读什么书，另外一个答案，我想还是要读
一读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有朋友要说，在这个
亿万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在这个现实似乎更
加五光十色、更富戏剧性的时代，我为什么还
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当代文学？因为，当代文学
是活生生的，是以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为材
料，以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为养分创造的。它
来源于当下沸腾的、火热的生活，但又是在一
个更高的尺度上，以一个整体性的视角看人、
看事、看待时代和社会。正所谓，我们热爱生
活，更爱被创造过的生活。疫情以来，大家共
同的强烈感受是：一方面，人们好像觉得面临
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切想法都在摇摇晃
晃中，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都很坚持自己
的想法，个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似乎谁也不
能说服谁。阅读当代文学，意味着我们有机会
闯入他人的心灵世界，去打破固有的、僵化的
认识，体味和思索他人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
的。文学是有这种超越性的力量的。比如，当
某个短视频在社交网站上流行的时候，人们想
到的是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认为这部小说
以更精妙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和生命的认识；
比如，当人们纷纷感慨“未来已来”时，刘慈
欣已经构建了雄浑阔大的宇宙图景，并投射到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再比如，今年年初，感动
了许多人的电视剧《人世间》，就改编自梁晓声
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代人
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
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
的中国人形象群体，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人世间》 2019 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一
年内发行16万套，同名电视剧热播后，小说再
次热销，据中国青年出版社消息，今年上半年
即发行70万套，成功实现了从专业化“文学阅
读”向广泛社会阅读的效应转化。

又如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的热播电视剧
《觉醒年代》，同年12月编剧龙平平又出版了同
名长篇小说，目前该书发行突破8万册，已成畅
销书。据京东图书2022年中总榜统计，上榜的
30种图书中，文学图书类占9个席位，并垄断了
金、银、铜榜，由此也可见其长盛不衰的生命
力。观众和读者为什么在看完这些影视作品后还
会再去买书来读呢？我想，读者是愿意通过阅读
来寻找活在文字里的人物形象，来感受文学叙述
本身的情感和魅力。我举了长篇小说的例子，事
实上，当代作家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
告文学都有毫不逊色于世界文学的成绩。就在这
个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正在评选第八届鲁迅文学
奖，我相信，评选出来的作品会为我们理解生
活、认识世界打开新的视野。同时，读者的信任
也不断提醒我和我的同行们，必须始终葆有对文
学的敬畏。我们相信，文学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
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
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
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
的提升。如此，文学才能成为人类在认识自我的
追寻中富有价值的宝藏。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活水引入当代，如何以健康、向上、精湛、有
力的作品凝聚人心，激发全体中华儿女创造美好
生活的蓬勃伟力，是中国作家、艺术家正在实践
的重大课题。

有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假如人类的平均寿
命以小时来计算，以长寿者为例，大约是65万
个小时左右。《论语》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啊，时光是挽留不
住的。但是，当我们有能力亲近阅读、亲近世
界上所有的好书的时候，也许我们内心将产生
创造时光的力量，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而双倍地
延长。让我们相信，在每一时刻都有不可计数
的信息沿着光纤飞奔的当今世界，阅读依旧没
有成为人类颓败的嗜好；让我们共同赞美和热
爱阅读，敬仰那些不断擦亮我们心灵的智慧之
书，它会使精神欢愉，使灵魂有光，使天地温
暖，使生命芬芳。

（本文为铁凝同志在2022年 8月24日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学习讲座时的讲稿）

中国人的读书
——民族精神的接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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